
“我们的部队排山倒海般冲上去”
口述 孟仁斋（90岁） 整理 本报记者 曹静

我是江苏连云港人，18岁参军，1949年
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当时我 20岁，是第
33军 98师 292团 3营 6连文书， 属第三野
战军第 9兵团。

1949年 4月 20日起，人民解放军第二、

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
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发起了渡江
作战。 我所在的部队在安徽无为县境内渡
江。由于我们是第二梯队，所以战斗不是很
激烈，全师伤亡十几人。

4月 23日，我大军攻克南京后，国民党
军队全线败退。若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
中的 5个军逃到上海，加上他们在上海现有
的 7个军，兵力就有 12个军之多，这就大大
增加了解放上海的难度。因此，我所在的三
野第 9兵团接到命令，一定要赶在他们到达
上海之前，把他们消灭掉！

急行军五昼夜
一面走一面睡

大家原本以为渡江之后可以休息一下，

没想到收到了昼夜急行军的命令。具体要走
几天、走到哪，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军
准备分三路包围、歼灭这 5个军。

从南京逃出来的国民党军是大部队，有
辎重、家属和财物，走的是大路，白天走，晚
上休息。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必须抄近路，走
小路、走山路，昼夜不停，按上级命令到达指
定地点。这是死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4月的江南，细雨绵绵，我们的部队就在
蒙蒙细雨中急行军。雨“滴滴答答”地落在身
上很难受，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慢慢被体
温焐干，很快又湿了，不出多久，浑身上下就
臭了，味道很大。才那么几天，我们的身上都
长满了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伸手往背
上一摸，就能摸到一两只。

因为是急行军，要轻装上路，我们全身
上下的装备就是一身衣服、一个背包、一条
毛巾、一个瓷碗加一双筷子，除此之外就是
步枪、子弹、手榴弹。渡江之后，每个战士都
发了一个米袋，装满了三四斤米。这些米都
是炒米， 就是大米煮熟后放在锅里炒干。一
开始，大家都觉得好吃，吃得很香，没想到每
天下雨，米袋都淋湿了，炒米黏成一块，像又
粗又硬的大香肠，倒也倒不出来，只好用手
挤出来。

我们白天行军，晚上也行军，饿了就边
走边吃。没有水怎么办？路边小河沟里的水
舀出来喝。 好在每人包里都有生大蒜头，这
时候派上了用场，吃完喝完咬一口，既“下
饭”，又消毒。

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到老百姓家里搞
点吃的？确实，一路上经过很多村庄，但基本
都大门紧闭，或者空无一人。部队刚刚打过
来，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了解，十分害怕。渡江
之前我们都接受了入城教育，《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已经牢记，顶多停下站在老百姓家
的屋檐下避避雨，吃点东西。

出发前，我们每人发了一双新鞋，加上
脚上穿的，一共两双布鞋。布鞋都是解放区
老百姓做的，有的还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字样，很漂亮；但一遇到下雨天，走在烂泥
路上，一会儿爬小山、一会儿过水塘，很快就
磨破了。鞋子开口了怎么办？舍不得换新鞋，

用布条子扎一下，实在不能穿，再把新鞋穿
上。两双鞋都不行了，就把布袜子当鞋。包括
我在内，很多战士脚上都磨出了泡、磨出了
血，有的一个水泡没好又长一个，我们称之
为“泡中泡”。现在想想都很疼，但那时候大

家年轻，确实不怕苦不怕累。

不知不觉中，我们昼夜行军走了整整五
天五夜，极度疲劳，尤其是没有时间睡觉。到
后来，大家都迷迷糊糊的，你拉着我我拉着
你，一面走一面睡。过小桥时是解决睡觉的
最好时机。因为过桥必须一批批过，大部队
就停了下来。大家一坐下来，你靠着我我靠
着你，三个人或两个人一靠，马上就歪着头
睡着了。就算地上有水，三个人站着背靠背
也能睡。轮到要过桥了，排长、连长一个个过
来拉耳朵：“起来！出发了！”

“小孟！指挥大家唱一个！”，

大家精神就来了

我们昼夜急行军五天五夜，一昼夜走 150

余里路，疲劳程度是很难形容的。但越是在困
难的时刻，越能显示党员、干部的榜样作用。

有的战士身体比较弱，走不动，其他战
士马上接过他的枪帮他背。这个时候，谁是
共产党员，马上就能看出来。行军过程中，各
级干部和大家完全一样。连级、排级干部还
比较年轻，一些团级干部三四十岁了，和我
们一样吃一样走，顶多撑一根拐杖，不搞一

点特殊化，完全同战士打成一片。大家一看：

首长都能这样，我们小青年还怕什么？这点
困难，和红军长征时啃树皮、吃草根比起来
差多了！

在极端艰苦的急行军过程中，我们为什
么能保持高昂的情绪？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渡江之前的诉苦运动，使得战士们
的觉悟都大大提高了。另外，我在部队当文
书，喜欢唱歌，经常打拍子指挥。极度疲劳的
时候，指导员喊一声“小孟！指挥大家唱一
个”，大家精神就来了：“唱一个！”

当时唱歌，有三首歌唱得最多。第一首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 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
大地……”歌一唱，马上精神抖擞，脚步有
力，向前进了。走到靠近村庄的时候，我们就
开始唱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翻来覆去地
唱， 这对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纪律作用很
大；快要解放上海的时候，我们唱的是《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后来进市区、睡马路，

基本上唱的都是这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
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五昼夜，我指挥大家唱歌，不知道唱
了多少遍，那场景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

这些歌曲确实对鼓舞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解放全中国”的斗志非常强，不管天大
的困难，只要互相鼓舞，我们都能斗志高昂，

这就是我们部队取胜的主要原因。

“袋子”已经张好，

只等把“袋口”扎紧了

解放军第 33军、第 34军先后在 4月 27

日、28日到达安徽广德地区。 兄弟部队也从
另外方向截断了逃军的出路，我军已经形成
合围，“袋子”已经张好，“请君入瓮”后就可
以把“袋口”扎紧了。

围歼战在广德、郎溪地区打响，后来军
史上称为广德战役。 我军有第 20军、 第 23

军、第 25 军、第 31 军、第 33 军、第 34 军参
与了这次战役。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
的 5个军，都被我们包围了起来。

仗很好打。周围都是丘陵，国民党军一
被包围就没有了斗志， 枪声基本听不到。我
们很少遇到抵抗， 就直接出击抓俘虏了。后
来我看资料， 光我们第 33 军 98 师就抓了
13000多名俘虏。

好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化了装，扔下老婆孩
子，企图混在老百姓中间逃走。一次，我军一名
排长发现有个人走起路来特别慢， 不像老百
姓。上前刚说“带走”，他立刻就逃了，肯定有问
题！我们抓住他，把他衣服脱下来一提：怎么这
么重？原来他把金条、银圆都缝衣服里面了。

还有一次，指导员叫我去看饭烧好了没
有。我去了一看，饭菜刚烧好，香喷喷的，正
准备回去报告，“哗” 地涌来了好多国民党
兵。我想：“糟了！被国民党包围了！”炊事班
班长是个老兵：“把枪拿好！听我指挥！”话音
刚落，他们全都围了上来，不是冲我们的，而
是来抢饭吃的———原来他们也饿了好多天

了。 连长派一个排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快投
降！”“是！是！我们是来投降的！”他们一边嘴巴
里嚼着饭菜，一边把手举起来。

整个广德战役，用了 3天不到时间就结束
了。我军大获全胜，抓了一个军长，打死一个军
长，跑了三个军长。

刹那间，

不知道有多少冲锋号在吹
广德战役打完之后， 我们轻松了一些，开

始向大上海进军。雨停了，团以上干部有马骑、

有小车坐了， 我们战士的鞋子也换新的了。可
惜衣服没换，背上一摸，虱子还是乱爬。

5月 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
作战命令》，决定以第 9、第 10两个兵团打上海
战役。5月 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我们第
33军作为第 10兵团的预备队，第 99师暂归第
29军指挥，向月浦攻击，第 98师暂归第 28军
指挥，向杨行攻击，军部则率第 97师进占嘉定。

当时，蒋介石为“坚守大上海”，命令淞沪
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制订了淞沪防御计划，集中
了 8个军 25个师 20余万兵力， 配备坦克、装
甲车各上百辆， 还在外围修筑了 4000多个钢
筋水泥碉堡。

我军解放上海主要有三条战线，一条是位
于浦东境内的东线；一条是位于浦西境内的西
线，主战场在宝山，我们第 33 军就在西线；中
线则以 27军为主， 主要进攻上海市区，“瓷器
店里捉老鼠”。整个上海战役，两个战场战斗最
为激烈，一个是月浦，一个是高桥，牺牲的战士
主要都是在这两个战场上牺牲的。

当年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主要有 10 个
军，其中第 28军、29军、26军、33军、25军共 5

个军在宝山激战。当时，我们第 10兵团从吴淞
西侧猛扑月浦、刘行、杨行地区，守军是国民党
第 52、第 54军。

这一带地形平坦，射界开阔，国民党军建
有大量的钢筋水泥碉堡群， 还构筑了铁丝网、

鹿寨、竹签、壕沟、木桩、地雷等障碍物，我军根
本靠近不了。对方还有飞机、舰炮和要塞炮火
的支援，战斗很激烈。当时，我们第 33 军是第
二梯队。 第一梯队的第 29军伤亡很大， 第 33

军便顶上第 29军，继续在杨行战斗。其中，293

团进攻受阻，损失很大，伤亡 100多人。

5月 16日， 陈毅司令员在得知第 10兵团
的战况后， 作出了指示：“敌人在我钳形攻势
下，已难逃脱。攻沪战役不要性急，我军应处于
主动地位，做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
兵，克服敌钢筋水泥堡。”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我们立刻改变战术，

暂时不动，把敌人包围起来，就地深挖战壕。当
时，每两个人挖一个掩体。我和文化干事两人
挖了一个，躲在里面。国民党军每隔一会儿就
把炮弹打过来，一打就是 5 发。后来他们打多
了，我们都熟悉了，只要听到“砰”的一声，立刻
就知道，炮弹马上会“一二三四五”地落在哪个
方位。

有一次，炊事班长挑了一担大米饭，还很
难得地烧了大蒜炒肉送到战壕。 正在这时，只
听“砰”的一声炮响，大家赶快隐蔽，炮弹正正
好好砸在装大米饭的筐子上，“哐哐哐哐哐”，5

发炮弹，一顿饭没了。

我们在杨行包围了三四天，吃喝拉撒都在
战壕里。终于，上级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要求
一定要占领吴淞口， 切断吴淞与市区的联系。

刹那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冲锋号在吹，满耳都
是“嘀嘀嗒嘀嗒”的声音，我们的部队像排山倒
海一样冲了上去。 国民党军完全是兵败如山
倒。我们冲上阵地，发现有的国民党军炮弹就
在炮的边上，箱子都打开了，来不及打就逃走
了。

永远忘不了
牺牲的 7613名指战员

5月 27日，上海解放。

消息传来，大家欢呼雀跃。我提议去照相
馆留念，纪念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第二天，我和
几位战友来到照相馆，身穿军装，高高兴兴地
照了一张相片，至今还保存着。

那些从渡江后就一直跟着我们、一路跟进
大上海的虱子们， 也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大
家领到了新的军装，把身上臭烘烘的衣服全部
扒下，扔到水里煮沸，心情真是太舒畅了。

上海解放后， 我们第 33军就担负起上海
地区的警备任务。1950年 11月， 第 33军改编
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第 97、98、

99、100师依次改编为公安第 14、15、16、17师，

第 33军番号撤销。我后来转业到地方，在川沙
县供销社职校任副校长，现在是上海浦东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离休党支部书记。

解放上海战役历时 16天， 有几个数字我
永远忘不了———整个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解放
军指战员有 7613人，包括团级干部 6人，各界
革命志士 100人，支前干部和民工 72人。牺牲
在宝山的解放军烈士有近 4000人， 占整个解
放上海战役牺牲烈士的一半多。

我们第 98师牺牲了 126人，其中指导员 9

人，连长 5 人。我们师牺牲的烈士都安葬在宝
山烈士陵园。我住在宝山的时候，每个礼拜都
要去看看那些曾经战斗生活在一起的战友。他
们当时都是 20 岁出头的孩子， 没有妻子、儿
女，为了解放大上海、解放全中国，牺牲在这
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5年前，上海解放 65周年之
际，本报推出“上海，我的 1949”

专题报道， 寻访亲历上海 1949

年的见证人，以口述实录的方式
记录下这段人与城市的历史。

5年过去了，寻访仍在继续，

而难度显然越来越大。这批亲身
经历这段历史并留下完整记忆
的人，大多已超过 85岁高龄。年
至耄耋，仍能耳聪目明、娓娓道
来，更属不易。事实上，正因为愈
加艰难，才愈显得迫切和必要。

本报今日第 13版、第 16版
刊登的三位老人的回忆，分别从
参战士兵、普通民众及家庭妇女
的角度讲述了自己所亲历的上
海解放。在这些鲜活、生动的故
事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
民解放军的胜利势不可挡，为什
么共产党人能永葆革命斗志，为
什么人民如此热烈欢欣地迎接
这个新生的政权。

13
2019年 5月 27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特刊

▲1949年 10月 24日，上海举
行“解放上海”大演习，再现了
解放上海战役中的艰难时刻。

1949年 10月 8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开国大游行。

荨上海解放第 2 天，

孟仁斋 （中立者）与
战友刘英杰、向春繁
合影留念。

荨 90 岁的
孟仁斋讲
述 70 年前
的故事，依
然激情澎
湃。

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


